
玉婆伊麗莎白泰萊和她的小丈夫分
手。付出的贍養費是一千兩百萬美元。
跟美國著名的性感模特兒安娜，嫁給大
她六十多歲的石油大亨霍華，一年之後
得到五億多美金遺產相比，小巫見大巫
。名牌 「香奈兒」創辦人香奈兒，七十
多歲時，愛上孫子年紀的男管家，送他
去瑞士減肥，為他買新車新屋，讓他管
理珠寶部門，最後把整間公司給了他。

香奈兒這個品牌值多少？沒人知道
，只曉得當時一年賺的錢，就達到一億
六千萬美金。還有個香港人熟悉的女富
豪的勁爆案， 「那男人」的年紀也可以
當她兒子吧？這些 「老人家」，創業時
何等雄才偉略，難道不知道那些 「小男
生」， 「小女生」，只是圖謀他們的
財產？

玉婆的小丈夫說他娶她，是為了保
護她，跟她共創戒酒之後的新生。安娜
也表示惟有他是真愛，打算跟八十九歲
的老丈夫生個孩子。

那男管家更體貼了，他說如果香奈
兒哪天真老得不能動，絕不會送她去老
人院，要帶她回自己的家鄉，一起安享
餘生。大概那些 「老人家」，就被那甜
蜜話哄得輕飄飄，飄上雲端，見不到人
間的真相，甚至飄得遠離了親戚朋友。

當年老的父親母親，突然宣布要尋
第二春，嫁娶個小得可以作孫子女的人
時，有幾個親人能不氣死？

只是，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又有幾個人管得了？再強的人，都有心
靈軟弱，即使明知受
騙，在死前能聽幾年
甜蜜話，奉上全副身
家，又算什麼？這種
心態，那些親人又怎
懂得？

前
一
天
才
得
聞
光

纖
之
父
高
錕
奪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
大
家
都
說

這
是
遲
來
的
榮
譽
；
不

夠
兩
天
，
和
平
獎
得
主

公
告
，
竟
然
是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
由
有
識
之

士
到
一
介
草
民
，
都
不
禁
要
問
：
是
否
太

早
了
點
？

確
是
諷
刺
，
奧
巴
馬
還
背
着
兩
個
戰

場
在
身
，
伊
拉
克
正
慢
慢
抽
身
，
阿
富
汗

還
要
增
兵
，
如
何
﹁和
平
﹂
呢
？
上
任
未

夠
一
年
，
一
切
還
在
熱
身
，
他
最
擅
長
發

表
演
說
，
獲
獎
後
的
宣
言
，
也
直
言
自
己
不
配
，
比
起

前
人
對
世
界
和
平
的
貢
獻
微
不
足
道
，
說
得
動
聽
，
確

實
謙
卑
，
就
如
同
他
的
﹁和
平
﹂
政
策
一
樣
，
同
樣
動

人
，
同
樣
是
掛
在
口
邊
，
尚
待
行
動
。

和
平
獎
這
回
事
，
一
向
無
客
觀
標
準
，
美
國
前
副

總
統
戈
爾
，
以
﹁推
動
全
球
關
注
氣
候
變
化
﹂
之
名
，

亦
奪
和
平
獎
，
其
實
亦
只
是
﹁推
動
﹂
與
﹁宣
揚
﹂
，

距
離
真
正
成
果
，
遙
不
可
及
。
以
往
多
次
和
平
獎
，
頒

給
推
動
以
巴
和
平
的
美
國
與
以
巴
領
袖
，
數
十
年
來
，

以
巴
衝
突
從
未
停
過
，
仗
繼
續
打
、
人
繼
續
死
，
和
平

無
影
無
蹤
。

評
審
委
員
會
說
，
獎
項
是
一
種
期
許
、
一
種
鼓
勵

，
這
也
勉
強
說
得
過
去
。
﹁和
平
﹂
這
目
標
太
高
，
一

刻
的
和
平
，
又
未
必
代
表
長
治
久
安
。
大
家
也
不
需
要

太
認
真
，
﹁獎
項
﹂
這
回
事
，
從
來
是
時
勢
造
英
雄
，

由
嬰
兒
爬
行
比
賽
、
到
大
學
最
佳
論
文
選
拔
、
到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得
獎
與
否
，
很
多
時
不
在
乎
豐
功
偉
績
，

有
時
只
是
環
境
使
然
，
要
看
對
手
、
看
時
局
，
和
評
判

們
是
否
趕
着
回
家
吃
飯
而
已
。

靜
下
來
想
的
時
候
，
總
是
覺
得
我
今
天
能
在
世

上
，
就
是
一
個
倖
存
者
。
跟
身
邊
的
朋
友
說
：
我
們

都
是
倖
存
者
，
理
應
感
激
。
朋
友
先
是
一
愕
，
再
想

，
都
同
意
了
。

我
們
掙
扎
求
存
的
父
輩
，
在
戰
亂
中
流
離
，
生

兒
育
女
，
困
頓
一
生
。
像
我
的
父
親
，
還
來
不
及
看

自
己
辛
苦
養
大
的
兒
子
讀
完
大
學
，
便
倉
卒
離
世
。

他
不
算
是
倖
存
者
，
只
能
說
逃
過
了
戰
火
，
捱
過
艱

辛
歲
月
，
但
卻
登
不
了
岸
，
找
不
到
安
樂
的
小
半
生

，
最
後
在
病
痛
中
遺
憾
離
世
。

到
我
這
一
代
，
是
戰
後
嬰
兒
潮
的
一
代
，
雖
困

苦
有
限
，
但
畢
竟
少
年
時
代
是
屬
於
﹁串
塑
膠
花
﹂

的
日
子
，
曾
經
清
苦
過
，
要
幫
補
家
計
。
但
幫
補
家

計
與
苦
讀
之
餘
，
可
以
偷
看
武
俠
小
說
，
在
報
章
上

讀
包
教
曉
信
箱
吸
收
基
本
性
知
識
，
生
活
仍
有
樂
趣

。
幸
福
是
有
機
會
讀
書
，
又
能
結
交
上
思
想
一
流
的

朋
友
。
自
己
結
婚
後
又
開
始
脫
離
了
困
頓
的
生
活
，

有
一
個
自
己
的
小
家
庭
，
幾
口
子
活
到
今
天
，
基
本

上
無
風
無
浪
，
此
刻
靜
下
來
，
真
的
要
對
人
生
說
一

聲
感
激
。
眼
前
身
邊
數
不
清
的
人
，
包
括
一
些
朋
友

，
都
承
受
過
或
仍
然
承
受
着
數
不
清
的
淒
苦
，
有
一

些
還
提
早
告
別
了
人
生
，
他
們
都
是
生
命
中
的
不
幸

者
。

到
了
這
個
年
紀
，
還
可
以
寫
自
己
愛
寫
的
東
西

，
讀
自
己
愛
讀
的
書
、
交
往
自
己

喜
歡
的
朋
友
，
我
實
在
應
該
慶
幸

自
己
是
一
個
倖
存
者
。
倖
存
者
的

心
態
是
：
一
方
面
是
感
激
；
一
方

面
是
同
情
。
在
能
力
範
圍
內
，
多

一
點
愛
心
，
使
世
界
不
至
太
苦
。

倖
存
者
言

黃
子
程

聽
到
高
錕
拿
了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的

消
息
，
很
是
興
奮
，

匆
匆
找
來
他
的
自
傳

：
《
潮
平
岸
闊

│

高
錕
自
述
》
讀
了
一

遍
。
看
他
寫
早
期
去
英
國
留
學
，
追
求

妻
子
黃
美
芸
，
結
婚
生
子
，
在
英
國
工

作
，
是
個
很
典
型
的
上
一
代
留
學
生
故

事
。
高
錕
幫
助
妻
子
處
理
家
務
，
照
顧

孩
子
，
往
超
級
市
場
購
物
的
丈
夫
形
象

，
在
他
那
個
時
代
並
不
多
見
。

高
錕
大
學
畢
業
後
便
在IT

T

屬
下
機
構
當
工
程

師
，
研
究
光
纖
通
訊
成
功
，
為
他
帶
來
不
少
名
利
。

IT
T

沒
有
掩
蓋
他
的
光
芒
，
不
斷
宣
揚
他
在
光
纖
通
訊

研
究
上
的
貢
獻
，
為
他
帶
來
不
少
世
界
級
的
獎
項
。

因
他
研
究
光
纖
時
是IT

T

的
科
研
人
員
，
研
究
成
果

歸IT
T

擁
有
，
光
纖
通
訊
技
術
後
來
如
此
普
及
化
，

全
球
使
用
，
利
益
當
然
全
歸I T

T

，
這
是
應
用
科
學
工

程
研
究
的
必
然
結
果
。
高
錕
自
己
說
得
明
白
，
沒
有

當
時
的
機
構
和
環
境
配
合
，
就
算
研
究
光
纖
通
訊
成

功
，
也
不
一
定
能
廣
泛
使
用
，
可
能
變
成
束
之
高
閣

的
眾
多
科
研
成
果
之
一
。

讀
高
錕
的
自
傳
，
彷
彿
看
見
上
一
代
華
裔
科
學

家
征
服
西
方
社
會
的
心
路
歷
程
，
以
起
碼
的
生
活
費

去
留
學
，
唸
書
和
工
作
過
程
中
，
其
實
遇
過
不
少
種

族
歧
視
之
類
的
挫
折
，
所
以
他
們
有
強
烈
的
民
族
認

同
感
，
這
份
感
情
與
他
所
選
擇
的
國
籍
無
關
。
這
個

掙
扎
過
程
，
新
一
代
可
能
忽
視
了
。

奧
巴
馬
獲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縱
觀
所
有
輿
論
，
都
是
質
疑
的
多

，
肯
定
的
少
。

不
錯
，
驟
眼
看
來
，
正
如
一

些
人
問
的
：
奧
巴
馬
佢
做
咗
幾
日

人
，
做
過
幾
多
事
？
雖
然
滿
口

和
平
大
計
，
但
至
今
除
了
一
個
伊

拉
克
撤
軍
時
間
表
之
外
，
其
他
仍
是
紙
上
談
兵
，
怎

麼
就
認
為
他
真
有
誠
意
要
和
平
，
真
有
能
力
建
和
平

呢
？

然
而
，
在
一
個
利
益
爭
逐
日
趨
激
烈
的
國
際
環
境

中
，
和
平
是
最
難
獲
得
的
東
西
。
戰
爭
和
衝
突
向
來
一

波
未
平
一
波
又
起
，
為
和
平
而
努
力
絕
無
可
能
一
蹴
即

就
，
立
竿
見
影
，
要
奧
巴
馬
交
出
成
績
表
，
大
家
仍
要

等
些
時
日
，
付
些
耐
心
。

想
當
年
以
色
列
總
理
拉
賓
和
巴
勒
斯
坦
領
袖
阿
拉

法
特
因
為
成
功
簽
訂
了
以
巴
和
約
而
雙
雙
獲
頒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
可
是
，
以
巴
不
是
到
現
在
還
未
真
正
達
致
和

平
嗎
？要

說
對
奧
巴
馬
獲
和
平
獎
感
最
不
服
氣
的
，
應
當

是
前
美
國
總
統
布
什
了
，
他
必
定
大
吼
：
怎
麼
啦
？
我

不
是
消
滅
了
那
個
要
製
造
核
武
器
和
生
化
武
器
危
害
世

界
安
全
的
大
魔
頭
薩
達
姆
嗎
？
這
和
平
獎
應
頒
給
我
才

對
呀
！
說
真
的
，
奧
巴
馬
獲
和
平
獎
，
第
一
功
臣
應
是

布
什
，
不
是
有
布
什
專
橫
跋
扈
的
國
際
形
象
在
先
，
如

何
映
襯
出
奧
巴
馬
的
愛
和
平
？
不
是
布
什
到
處
點
火
的

惡
霸
行
徑
，
如
何
讓
奧
巴
馬
有
機
會
扮
演
英
勇
撲
火
的

消
防
員
角
色
？

感
謝
布
什

李
若
梅

天
生
有
兩
種
人
，
一
種
做
事
有
條
理
、
有
系
統
，

東
西
放
置
得
整
整
齊
齊
，
賬
單
處
理
得
清
清
楚
楚
。
另

一
種
人
行
事
馬
馬
虎
虎
，
擺
放
東
西
隨
隨
便
便
，
金
錢

處
理
得
一
塌
糊
塗
。

前
一
種
人
，
你
告
訴
他
想
想
要
什
麼
東
西
，
他
差

不
多
是
立
即
找
出
來
給
你
。
後
一
種
人
，
恍
如
做
夢
，

把
家
裡
東
西
翻
得
天
翻
地
覆
，
才
勉
強
找
出
來
給
你
。

這
兩
類
人
結
婚
有
三
種
配
搭
。
一
種
是
兩
個
有
條

理
的
人
結
合
。
可
說
是
珠
聯
璧
合
，
家
裡
肯
定
一
塵
不

染
，
每
樣
東
西
各
歸
其
位
。
如
果
要
說
缺
點
，
就
是
氣

氛
會
冷
了
一
點
。
有
點
像
示
範
單
位
而
不
像
一
個
家
。

這
樣
的
結
合
很
奇
怪
，
就
是
孩
子
會
比
較
少
。
往
往
是

計
劃
生
育
的
結
果
，
想
要
孩
子
的
時
候
已
經
生
不
出
。

第
二
種
配
搭
是
馬
虎
人
配
馬
虎
人
。
可
以
想
像
家

裡
是
到
處
亂
糟
糟
，
灶
頭
骯
髒
，
廁
所
有
臭
味
，
地
板

上
滿
是
垃
圾
。
他
們
夫
婦
倆
你
不
嫌
我
，
我
不
嫌
你
，

倒
也
相
安
無
事
。
只
是
他
們
不
敢
請
朋
友
回
家
，
因
為

找
一
塊
坐
的
地
方
也
沒
有
。

第
三
種
配
搭
是
有
條
理
的
人
配
馬
虎
人
，
別
以
為

可
以
互
補
長
短
，
結
果
是
有
條
理
的
人
抵
受
不
了
馬
虎

人
的
懶
惰
和
隨
便
，
馬
虎
人
吃
不
消
有
條
理
人
的
吹
毛

求
疵
，
過
分
苛
求
。
結
果
是
日
吵
夜
吵
，
總
有
一
個
終

於
吃
不
消
而
逃
掉
。

聽到高錕獲獎的新聞
後，最沮喪的一件事莫過
於，如此傑出、美麗的大
腦，也會患老人癡呆⁈正
如熟悉他愛戴他的後輩所
感慨：這個獎要早幾年頒
發就好了。

從他的自述，別人對
他的評述，還有媒體對他
的描述，我們看到的高錕
像小孩一般單純。那個美
麗的大腦，裝的是知識是
好奇是學問—好比他對

數字着迷到看到超市裡的價格牌立即
得到靈感，給自己出數學題，還要限
時完成，以此向自己挑戰；為了看自
己車上燃油記錄跳到某一數字，竟駕
車在家門口兜圈；還有，他太太說他
有時會跟年幼兒女在地上翻滾，做滾
地葫蘆。美麗的大腦毫無世俗干擾，
好比一個沒有污染的大海，如此深邃
又如此迷人。

有些病是沒辦法避免的，所以叫
人沮喪。常聽人說，老年人要多打麻
將，以這種方式鍛煉用腦，才不致於
老人癡呆，這說法恐怕也是沒有根據
。以高錕為例，像他這種人，根本不
可能不用腦，恰恰相反，可能每時每
刻都在用腦，卻也要患病，實在太無
奈。

你可能會反駁說：會否用腦過度
？但我們知道，高錕除了做研究之外
，業餘時間他用 「陶藝」和 「雕塑」
來放鬆自己，使腦筋從學術中解放出
來。即便如此，他還是難逃老人癡呆
。他太太說他老
了，記憶差了。
其實他才只七十
五歲，八九十歲
記憶還很好的大
有人在啊！

甜蜜話
葉特生

高錕自述
關 平

沮
喪

舒

非

天生兩種人
阿 濃

朋
友
看
我
把
喜
歡
的
東
西
放
在
手
邊
隨
時
用

，
說
我
太
不
惜
物
。
我
跟
她
想
法
大
相
逕
庭
，
愛

惜
一
件
物
品
應
該
多
用
它
，
發
揮
它
的
功
能
。
如

果
是
一
幅
畫
，
就
展
示
它
；
如
果
是
漂
亮
的
信
箋

，
就
書
寫
它
；
如
果
是
糕
點
，
就
享
用
它
。

朋
友
是
糖
果
點
心
放
進
瓶
子
、
罐
子
、
鐵
盒

子
，
至
於
使
用
的
事
物
，
凡
是
珍
愛
的
都
用
紙
包

好
放
進
箱
子
、
櫃
子
。
我
旅
行
給
她
帶
回
來
的
披
肩
、
皮
包
、
香
水
等

等
，
從
來
沒
見
她
用
過
。
問
她
怎
麼
不
用
，
她
說
那
麼
好
的
東
西
都
收

起
來
了
，
適
當
場
合
才
用
。
我
們
到
她
那
裡
，
她
開
心
，
總
要
開
瓶
子

罐
子
，
拿
餅
乾
甜
食
招
待
。
那
些
東
西
常
常
因
為
擱
置
太
久
走
了
味
。

我
們
就
幫
忙
她
清
理
丟
棄
。

沛
然
很
喜
歡
我
的
朋
友
，
但
是
，
他
說
我
是
個
邏
輯
不
通
的
人
，

所
以
交
的
朋
友
亦
然
。
他
認
為
我
的
習
慣
是
浪
費
，
而
我
那
位
朋
友
則

走
上
了
節
省
的
歧
路
。
他
自
詡
處
理
事
務
十
分
合
乎
邏
輯
。
聽
他
這
麼

說
，
我
想
起
前
天
的
事
。
前
天
，
一
整
天
都
是
晴
天
，
黃
昏
我
們
開
車

去
餐
館
跟
一
夥
朋
友
聚
會
。
停
好
車
竟
然
下
起
了
雨
，
不
大
不
小
。
我

問
沛
然
有
沒
有
雨
傘
。
他
說
有
。
下
車
從
車
後
座
拿
出
一
把
，
遞
給
我

。
我
正
要
打
開
傘
，
他
說
，
跑
一
下
就
到
了
，
不
用
打
開
傘
。
我
問
為

什
麼
。
他
說
，
這
樣
就
不
用
把
雨
傘
弄
濕
。

惜
物
與
浪
費

王

渝

早來的榮譽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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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闖新天地

被磨平的大小磨刀洲
黃家樑

六乙班師生地理考察
勞工子弟中學中六 李靜嫻

法定古蹟 徐振邦

我的第一次採訪體驗
浸大國際學院副學士（傳理學）應屆畢業生 劉璞

嚴
冬
的
街
頭

勞
工
子
弟
中
學

中
四

謝
志
成

理想中的城市
勞工子弟中學 中一 胡子雋

「呼呼──」冬天來了，令到整個城市的人都披上厚厚的衣服。
早上，一陣陣寒風在街上颳起，每當寒風吹過，有人高昂，有人低

頭迴避。街上變得有些冷清。站在馬路上，看不見人山人海，只餘下一
陣陣的寒風。過了馬路，我到一間餐廳找吃的，找了一個靠窗的位子座
下，從窗口看見路上的行人低着頭，摩擦着手掌，呼出一口一口的白煙。

走出餐廳，把手伸進褲袋，慢慢的走着。整個街頭都充滿了一股濃
厚冬天的氣息，旁邊的樹木早已掉光了樹葉。走着走着，看見很多店舖
都關上了門，以避開寒風的到來。街道變得寂靜，缺乏了往日繁忙的熱
鬧氣氛，少了一些活力。

這個時候，我走到車站等候巴士，突然一陣猛烈的北風吹來，頓使
我打了一個寒顫，寒氣好像走到我身體裡面一樣。此時，我看見一個老
伯伯坐在路旁，他只穿着單薄的衣服，身體不停地發抖。街上的行人，
多數對老伯伯視而不見，城市人，大多數是冷血的。我走到老伯伯的身
旁，給了他一些錢，希望他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得到一絲絲溫暖。

我發現嚴冬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的冷漠！

香港的歷史建築可分為法定古蹟、一級歷史
建築、二級歷史建築和三級歷史建築。當然，還
有一些歷史建築還未被評級。

由於法定古蹟是受到法例的保護，所以也得
到政府和市民的高度重視。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規定，經過古物事務監督與古物諮詢委員會
商討，再得到行政長官批准及刊登憲報後，就可以宣布個別文物為法
定古蹟了。

到目前（2009年10月）為止，特區政府已宣布的法定古蹟數目
達九十二項（其中，最新列入法定古蹟的六項水塘建築又可以分為四
十一項建築物）。

一般來說，法定古蹟是開放給市民參觀的（個別的法定古蹟可能
會有特別的安排），市民隨時可進行考察活動。

推介活動：大潭水務古蹟導賞團，可在www.heritage.gov.hk下載
報名表格。

由
水
務
署
出
版
的
《
大
潭
水

務
文
物
徑
》
考
察
指
南
封
面

當我們到赤鱲角機場，又或是乘坐昂坪360
纜車時，遠眺東涌對出的海面，會看見兩個被人
工削平的小島，它們就是大磨刀洲和小磨刀洲。

大、小磨刀洲，又名為大磨刀、小磨刀，是
指大嶼山以北和屯門以南海域上的兩個小島。由
於小島成雙成對，並排橫放於海上，像一對互相

倚靠的兄弟，英國人就稱之為 「兄弟」，並加 「東」 「西」以區別方
位，英文名為 「West Brother」和 「East Brother」。大、小磨刀洲以
南，還有一個小小的匙羹洲，也有人把它歸入 「磨刀洲」的範圍呢！

大小磨刀洲的名字擁有悠久的歷史，早見於多本明清時期編寫的
典籍。清《廣東通志》稱之為上下磨刀，明《蒼梧總督軍門志》的地
圖也包括大磨刀和小磨刀兩地，清《新安縣志》亦稱之為大小磨刀。

至於 「磨刀」一詞的由來，有人說是因為兩個小島的外形，像磨
刀石橫陳海面之上；也有人認為島上盛產一種名叫石墨的礦石，可用
來作磨刀石，後人就以此為小島的名字。事實上，大磨刀洲昔日曾有
一個石墨礦場，由五福礦務公司經營，年產以千噸計，產品主要運銷
美國。礦場於一九七三年停產，工人他遷，只餘下廢屋和礦洞遺跡和
礦工供奉的哪吒廟。

近年，港府興建赤鱲角新機場，在當地進行大規模的移山填海的
工程，赤鱲角這小島固然從此消失，大小磨刀也被削平，以免影響飛
機升降，島上也只餘下直升機坪和氣象台等設施，惟匙羹洲保存舊貌
，可供撫今追昔。

▲劉璞（左一）與呂
大樂教授笑談足球

◀《覔 Invisible》第三期
的主題為遊戲

五月十三日星期三，在午膳後的三
節地理課堂時段，六乙班全體修讀地理
科的學生皆出外進行地理考察活動。本
次活動由六乙班班主任李德根老師帶領
。活動中，透過李老師的講解，六乙班
學生對於 「植物群落」課題的知識增進
不少。

考察當日，六乙班師生跟隨李德根
老師步行到距離學校最近的一個公園。
在這個公園裡，休憩設施齊全，亦有三
個兒童遊樂場，而且植物種類繁多──
如果不認真觀察，根本不知道。由於大
部分植物的顏色均為翠綠，一般人不會
特別留意。李老師帶着六乙班學生，一
邊往前行邊指向左方斜坡上的大樹，解
釋着何為植物群落的種間競爭，以及演
替過程。學生望向老師所指的方向，目
睹斜坡上一大片草地當中，只見每棵大
樹下的位置野草分布較疏。經此一役，
再加上李老師的解說，學生便學習到，
大樹樹冠遮擋了大部分陽光，與底下的
野草競爭光源。在這個競爭關係中，大
樹不僅長得高大，樹冠又沿着樹枝平行
生長，遮擋陽光，因此大樹獲得優勢，
野草將會逐漸被淘汰。

越過公園，同學們走往位於公主道
的天橋上，觀察欄杆一旁，樹枝伸延至

天橋以上的植物品種。同樣擁有嫩綠的
葉片，不過還有黃色的花生長在樹枝上
。根據李老師所指，這種樹上的花分泌
出的汁液含劇毒，嚇得在場學生都不敢
觸碰。沿着行人路向前行，走到一個往
天橋底層道路的交界處，路邊的泥地上
有數棵無花果樹。李老師在泥地上隨意
拾起一個跟栗子一樣大小的無花果，將
它剖開，然後向學生逐一介紹其特徵。

之後，李老師帶領同學們到天橋下
的休憩場所，觀察裡面一棵長出芒果的
大樹。看到樹上淡綠色、未成熟而且大
小不一的芒果，學生感到既驚訝又高興
。有一位學生問道，這些芒果可否作為
商業用途的產品，李老師回答不可以，
接着再詳細解釋原因。原來這種天然生
長的芒果跟農場種植的並不相同。在農
場裡，經過人手精確及細緻的加工，芒
果的味道非常甘甜。可是，這個休憩用
地裡，由於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植物會和
芒果樹競爭泥土的養分，所以芒果難以
獲得充裕的養分。

通過實地考察活動，六乙班學生不
但能夠增進對植物群落的認識，同時亦
大大提升他們對該課題的興趣，令學生
更加喜歡地理科。

有一天，我被一支理想大炮擊中，我
醒過來，發現自己處身於我的理想城市。
這一個城市環境幽美、藍天白雲、綠草如
茵、空氣清新和天氣晴朗，還有一道十分
美麗的彩虹，這個城市簡直是人間天堂。

這裡的樓宇有唐樓，英式房屋和商業
大廈等，大廈不算太高，住在城市裡的人
就可以呼吸清新空氣，風可以吹進市內我
們不需要開空調。這個城市十分環保，大
廈全部都用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住在
這個城市的居民，十分友善，生活富足，
沒有金融風暴等，這裡的人不分種族，所
以這裡可以找到不同國籍的人，人們沒有
病痛，也不分善與惡。這個城市內的公園

非常美麗，動植物互相倚賴，沒有
冷血動物，也沒有食人花、鯊魚等
，全部都是好可愛和溫馴。這城市
的食物十分豐富，全部食物都有均
衡營養，所以人們都吃得很健康。

我在這裡住了一星期，發覺每到早上
，街上的人和鄰居都會親切地向我打招呼
，或點頭，這我才發覺這裡比現實生活的
人有禮貌。第二天，我到別的地方遊覽，
發覺這一個城市不主張使用汽車，這裡是
用馬車和單車，踏了一會兒旁邊的樹木開
得十分直和茂盛，我就在樹下休息。第三
天，我在這裡認識了幾位朋友，他們約我
去踢足球，這球場裡十分平坦，踢起來十
分舒服，踢着踢着，不經不覺走進了一灰
黑色的地帶，突然暈了，醒後才發現我已
經回到現實世界。

在這一星期，啟發了我現在要去保護
環境，保護地球。

今年新學期，我入讀了香港浸
會大學綜合傳播管理學社會科學學
士二年級。回想入讀浸大副學士傳
理課程之前，除了課程資料、升學
出路之外，讓我有較深印象的，其
實是浸大國際學院出版的一本名為

《覔 Invisible》的文集。
後來讓我 「重遇」這本文集的是我的中文科老師。

在第一個學期，她在課堂上向我們介紹這本主題書，並
邀請我們報名參加學生編輯小組。該年的主題是
「Play! 遊戲」，同學分組自行決定每篇故事的題目和

採訪對象。雖然當時我有點擔心如何分配時間，也怕自
己的文筆未夠好，但明白這是個難得的機會，而我亦一
直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一嘗當記者和做編
輯的滋味，於是最終決定參加這個製作活動。

經過多次討論，我們一組同學決定以 「足球」為題
，訪問 「足球教授」呂大樂，請他談談個人對這項體育
活動及其背後的商業及社會現象的看法。為了讓採訪更

順利、文章的資料更豐富和準確，我
和組員在採訪之前花了不少工夫：搜
集大量有關足球發展的資料，閱讀呂
教授撰寫的文章和書籍，訪問身邊足
球迷的意見。

記得採訪當日，我們戰戰兢兢、帶點緊張地踏進呂
教授的辦公室。說起來，我到現在還記得呂
教授提到 Winning Eleven 及 Fantasy League
等足球電子遊戲時，那個笑不攏嘴的樣子！
那天我們不知不覺地談了近一小時，仿如上
了一節充實的足球通識課。呂教授作為一個
熱愛足球四十年的球迷，面對球壇這些年來
的各種轉變，那份處之泰然的態度，使我更
加相信，人必須與時代接軌，對新事物須開
放和抱一顆好奇的心，才能夠活得精彩。

接下來，一大堆資料整理和撰文工作，
曾叫我們有點喘不過氣來。記得有一晚，我
通宵寫了近三千字。幸運地，老師一直給予我們無限的
支持，除了包容我這個遲交稿又遲交功課的學生外（說
來慚愧），也很樂意聽我的意見。截稿後，我突然有一
個想法：我希望加入一個部分，引述更多不同立場的聲
音，令文章的討論更全面。 「足球自由講」這個部分就
是這樣誕生的。當中有中學校長提到世界杯期間，他與

一眾老師如何想辦法
與學生在考試期間一
起分享球賽，相當有
趣。

在漫長的等待後
， 新 一 期 的 《 覔

Invisible》終於印好了！記得書本到手的一刻，我拿着
自己寫的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完全無視與我一起吃午
餐的朋友。在我看來，《覔 Invisible》是一個寶貴的平
台，讓同學能夠吸收經驗和分享思想。我們在研究議題
時不但能擴闊自己的眼光，而且有機會與更多人交流我
們的發現。 （浸大副學士實戰學習篇‧「覔」系列之二）


